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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述“宁仔”故事的《跟斗小子》，序幕演述

的却是娘给“宁仔”讲述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

“快做阿妈的女人”要去天边“点燃日头”的民间

传说。我想起了也是由广西艺术家创作的舞剧

《妈勒访天边》，知道“妈”和“勒”就是“母”与

“子”。只是那时不太明白，一个不乏后生小伙

的部族，何以要让一位将要临盆的女子去“访天

边”。这次娘给宁仔讲故事，唱的是“去天边要

翻高山九千九百九十九，一个人到死那天也走

不到尽头；就让快做阿妈的女人去吧，阿妈死了

还有生下的娃仔接着走；这娃仔能走到天边，能

点燃日头……”都说“诗是个人的记忆”，而“神

话传说是民族的记忆”，“妈勒访天边”的传说是

壮族人民“勇于献身”却又“坚信必成”的“追梦”

理想。“传说”之为故事，在讲述的当下成了娘对

宁仔的“励志”喻示，于是，类似“画外音”的壮族

“嘹歌”又从推织机、织壮锦的姑娘口中荡出：亲

娘纺线架条桥，风吹桥面动摇摇，嫩仔找娘桥面

过，丝线还比铁链牢……

作为序幕，这个娘给宁仔讲述的故事以及

故事讲述的方式和故事讲述本身，不仅是全剧

演述的起始，而且成为全剧构成的特征。首先，

最初映入眼帘、荡进心房的壮族“嘹歌”，在后来

每一幕开启前都缓缓漾起，成为将要开展的事

件的“比兴”，也成为民族特色的“风情”。其次，

娘以讲故事的方式对宁仔励志，成为此后每一

个困境中、挫折前宁仔意志的支撑、前行的动

力；并且，娘的故事讲述永远是“勒”的“点燃日

头”，更看出这一民族记忆的永恒魅力。第三，

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是每当娘讲述故事时，故

事的内容就以“人偶同台”的方式呈现——也就

是说，“偶”是“过去时”的故事，“人”是“现在时”

的现实，这种“人偶穿越”中的“偶人互动”，使故

事的“偶”在对现实的“人”产生影响时融入了现

实，使看起来表情恒定、行动卡通的“偶”成为某

种信念的象征。这大概也是这部音乐剧自称为

“动漫音乐剧”的特性所在。

序幕之外的戏共由三幕构成，第一幕当然

是娘送宁仔赴柳州参加体操培训。正是在这次

赴柳州的体操培训中，宁仔知道了北京，并且立

即将北京与他要去“点燃日头”的“天边”联系起

来。在娘送别宁仔之际，宁仔仿佛又听到了娘

讲述的故事——娘其实就是把宁仔视为故事中

的“勒”，娘将自己的儿子唤作“宁仔”，我总觉得

是“勒仔”的内心期盼。当宁仔在平稳、单调的

车厢里聆听娘的故事讲述时，故事人物之“偶”

又出现在舞台。你会注意到，这种与“人”等身

的“偶”，是“杖头木偶”的扩放，它不仅是作为

“过去时”的故事内容，而且也是作为“现在时”

的人物心境——看来是“过去”与“现在”的穿

越，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人物与自己内心的对话，

比如宁仔与娘在不同时空中各自的吟唱。宁仔

唱道：“风中抖动的树叶是我吗？颤抖的双臂你

说呀。烈火烧烤的小草是我吗？湿透的衣衫你

说呀。都说孩子是花朵呀，体操娃是最苦那朵

花。疼得受不了呀，遥远的妈妈！”娘则回应道：

“勒跟着阿妈坚韧的脚步，走着没有路的路；勒

抬 头 看 看 阿 妈 的 长 发 ，看 见 一 棵 会 行 走 的 大

树。芭芒叶边锋利的锯齿，割开大树黝黑的肌

肤……勒说太苦，想回故乡的茅屋；阿妈说，去

天边的壮族人，能死不能输。”这是两段紧密关

联的独唱，将“追梦”和“励志”紧密扭结起来，我

总想，如果按二重唱方式来结构，会不会从内容

到形态都更有意味呢？

作为画外音的壮族嘹歌又响起来了：乘船

过海去寻藕，找得见藕船又沉，要沉就沉到海

底，为花死在海中心。嘹歌唱罢，第二幕就正式

开场了。这一幕演述的时间跨度是 1974 年至

1985 年，12 年的时间跨度想揭示的是，曾经因训

练负伤的宁仔，因“折翅”而打起退堂鼓的宁仔，

靠什么而拿下一连串国际赛事的金牌而成为

“体操王子”。这段对唱似乎可以说明问题——

宁仔唱道：“我疼的时候总是想你，你的泪水淋

湿 童 年 日 历 。 岁 月 留 下 的 每 个 伤 口 ，流 出 来

总是你的眼泪。”娘对应道：“心疼的时候总是

为 你 ，你 的 天 空 下 着 我 的 泪 雨 。 登 天 的 山 道

长满荆棘，荆棘上洒满你的血迹。”这段对唱，

暗含的还是那个“勒”去“点燃日头”的追梦信

念，于是又出现了那些卡通或者叫做“动漫”动

态的“偶”——这些“偶”再次成为宁仔自我励志

的信念、成为他不息求索的动力。有意味的是，

第二幕并非结束在宁仔所获近百块金牌的辉煌

中，而是以他在汉城奥运会（1988 年）的失利落

下帷幕……

第三幕的重新开启，是一个 20 年（1988—

2008）的漫长跋涉。作为幕次间过渡的嘹歌唱

道：风吹不动鱼峰山，日晒柳江水不干。阿哥撑

船下柳州，舵正不怕河道弯。不将获取众多金

牌作为全剧的高潮，如同不必总说关云长的“过

五关斩六将”；汉城奥运会作为宁仔的“麦城”，

对于宁仔才是最严峻的考验。面对“人们表情

瞬间变得不咸也不淡，英雄成了狗熊模样只是

一眨眼……”，面对有人恶作剧似的将“体操王

子”称为“体操亡子”并寄根绳索加以羞辱，宁仔

再一次想起了娘的故事讲述，想起了“去天边的

壮族人，能死不能输”！不过这一次娘终归是老

了，娘讲述的故事则成了宁仔对娘最深邃的记

忆。当娘辞世羽化，宁仔充满深情：“很久很久

以前，我的阿妈有个梦想；很远很远她要去，寻

访那叫天边的地方……那里有五彩的壮锦，还

有会唱歌的阳光；我年轻的阿妈走出了寨门，十

万大山支撑起她高昂的脊梁……”其实，从宁仔

后来投身大众健身事业来看，娘对他的叮咛一

定有“回归故土、回归族人、回归本色”这样的话

语。我很赞赏这部音乐剧对“点燃日头”更深邃

的理解，那就是宁仔矫健地飞升起来，手持祥云

火炬点燃了北京奥运会的“圣火”……这一刻，

我们耳边仿佛再度响起全剧开场时的那支嘹

歌，那“嫩草长在山顶头，日头也在脚下红”的

“追梦”理想。

《跟斗小子》是广西演艺集团在今年 9 月才

刚刚推出的动漫音乐剧，而从音乐剧的内容来

看，人们更视其为“励志”音乐剧。励志的内容，

更多的是指向青少年；而动漫的形式，也正是青

少年乐意追随的样式。应当说，以青少年喜爱

的样式演述对其励志的故事，是这部音乐剧值

得称道的一个优长。这部音乐剧另一个也非常

值得称道的优长是，以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统作为励志的内容，使之成为我们涵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部音乐剧第三个

值得称道的优长，在我看来是兼顾了“继承创

新”和“集成创新”的创新理念，或者说它把“继

承”的传统文化和“创新”的文化传统“集成起

来”，实现了有机统一与有效提升。在剧中，不

仅古老传说与当代精神水乳交融，而且歌唱、舞

蹈、木偶、体操浑然一体，真正领悟到音乐剧艺

术“集成创新”的底蕴与真谛。

看过动漫音乐剧《跟斗小子》后，我读到了李

宁在观看该剧后面对记者的访谈。李宁说：“故事

让我看到了过去的一些回忆，对体操、教练、友情

等，但我觉得更大的触动是激励……我感觉我还

在走，还在追求梦想。”当记者问李宁“如何理解‘梦

想’这个词”时，李宁认为“是对生活的激励，是对人

生的激励……是一种向前走、去追梦的激励”；李

宁坦言：“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梦想，一定要保持追

求梦想的志向；这样你就会从追梦的过程中获得

激励，你的人生就会逐步走向传奇。”李宁喜欢说

“激励”，而《跟斗小子》正体现出无比强劲的激励的

力量，这也是壮族民间传说“妈勒访天边”蕴含的

真正力量。编剧张仁胜认为，该剧最好的创意是

宁仔“点燃圣火”与“妈勒”母子“点燃日头”的契

合，这个创意实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在广西演艺集团董事长

兼党委书记马红英看来，这是集团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的重要收获；而《跟斗小子》在南宁引起热

议，营造出追求“绩优股”、传播“正能量”、壮大

“益生菌”的文化氛围，是一部让人感到“有筋

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文艺作品。

“广东音乐”的舞剧礼赞
——观大型舞剧《沙湾往事》

于 平

体 操 王 子 ，在 不 同 人 心 目 中 的

“所指”会有很多。但在广西壮族人

民来看，“体操王子”就是李宁，就是

他们昵称的“宁仔”。这样说，你可能

会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动漫音

乐剧《跟斗小子》演述的是“宁仔”的

故事。对“宁仔”的父老乡亲而言，称

其为“跟斗小子”比“体操王子”更贴

己、更亲近、更本色。其实，这部动漫

音乐剧作为对体操王子的音乐讴歌，

正是在“本色”中拉开帷幕的——映

入眼帘的是几位推织机、织壮锦的姑

娘，荡进心房的却是她们触景生情、

借物咏怀的吟唱：仔是嫩草雨又猛，

娘是高山去挡风，嫩草长在高山顶，

日头也在脚下红……姑娘们吟唱的

是壮族的“嘹歌”，这嘹歌虽节奏不急

不躁、音乐不威不猛，但从“日头也在

脚下红”的词义来看，已暗示出“嫩

草”不可估量的前程。

体操王子的音乐讴歌
——动漫音乐剧《跟斗小子》观后

于 平

冷不丁的，冒出个周莉亚！“还有韩真”——

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副团长、著名舞蹈表演艺

术家刘晶总要补上一句才觉得完满。这次遭遇

周莉亚和韩真，是因为刘晶的先生熊健，是因为

熊健担任院长的广东歌舞剧院创演的舞剧《沙

湾往事》——周莉亚和韩真正是《沙湾往事》的

两个总编导。

“往事”如烟！但有作家偏以《往事并不如

烟》为题著书，这说明“如烟”往事中其实有许多

擦不去、抹不掉、“剪不断、理还乱”的记忆——

舞剧《沙湾往事》的编剧唐栋称为“尘封在岁月

里的悲欢往事”。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不如烟”

的往事，这些往事不仅不会如过眼云烟烟消云

散，反倒如我们当下工作的务实取向——抓铁

有痕、踏石留印！那么，“沙湾”那有痕、留印的

“往事”是什么呢？

你或许听说过沙湾是广州番禺的一方古镇，

你也或许聆听过广东音乐《雨打芭蕉》和《赛龙夺

锦》……但看过舞剧《沙湾往事》，你就会懂得“广

东音乐”与番禺沙湾的因缘和渊源，就会懂得沙

湾的“何氏三杰”与前述“广东音乐”的关联如同

华彦钧和他的《二泉映月》。用舞剧来表现音乐

人和他们的音乐，我们已经见过《聂耳》、《星海·
黄河》和若干个《阿炳》或《二泉映月》；这回是广

东的艺术家来舞动“广东音乐”，这“往事”的絮絮

乐语和楚楚风韵无疑很值得期待——都说“音乐

是舞蹈的灵魂”嘛，好的“灵魂”会丰满着怎样的

“形象”、会充实起怎样的“性格”、会洋溢出怎样

的“情感”……我想“你懂的”！

“广东音乐”的何氏三杰是何柳堂、何与年、

何少霞，在典型化的舞剧人物中，“三杰”被整合

为“双雄”——何柳年与何少岩。当然，在“二

何”中，何柳年是“男一号”，因为舞剧的两位女

主角许春伶和潘红英，都是因

何柳年而导入的。这舞剧人

物的安排有些错综：许春伶与

何柳年本是“爱乐”的“知音”，

但何柳年却难违父命与潘红

英结为“连理”，伤情无奈的许

春伶又被柳年的堂弟少岩暗

恋……我们知道，“双人

舞”是舞剧艺术最重要

的叙述手段，上述 4 人

因种种情爱纠葛形成

不同的“双人”配置，理

应成为这部舞剧丰满着形象、充实起性格、洋溢

出感情的有效手段和华彩舞段。

虽然不是我所期待的方式，但舞剧的“序

幕”就这样开启了——这是一个哑剧化的场面，

是编导故事讲述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编导

想让观众认识“男一号”何柳年与“女一号”许春

伶，于是让两位“一号”在极其生活化的步态中

向舞台前区走来，两人在后区众人的“众目睽

睽”下优雅地摆了个双人“POSE”：只见柳年撩

开长衫，左腿旁迈成“弓步”；春伶旋身拢去，顺

势坐在柳年的“弓步”上；左手操持着高胡的春

伶，右手在柳年的把握下缓缓拉开……观众显

然记住了这个“POSE”，这个“POSE”在后来故

事讲述中的再现，使我们认识到它其实是两位

“一号”情感叙述的主题动机。但从故事讲述的

角度看，编导设定的起点是柳年之父的临终遗

命：这个“遗命”一是要柳年继续完成乐曲《赛龙

夺锦》的创作，二是要柳年娶潘红英为妻。我们

当然不明白这两件事之间的关联，但“遗命”就

是“遗命”，编导想让我们知道的是故事冲突随

“遗命”而降临。这个冲突的显在构成在于柳

年、春伶的“欲爱不能”，而潜在构成的“冲突”其

实是柳年一面要赓续创“乐”大业、一面却要割

断知“音”情缘……我之所以说“序幕”不是我所

期待的方式，主要在于这两个将要支撑舞剧故

事的“起点”居然就在柳年之父的“指指点点”

（哑剧化）中启程了！

或许是因为这样一个“哑剧化”的开场做铺

垫，后来讲述故事的舞蹈一段比一段亮丽，一段

比一段华彩。第一幕顺理成章的场景是柳年与

红英的拜堂成婚。编导喜欢并热衷这样的场

景，因为这是舞剧的用“舞”之地。与舞剧的静

谧形成强烈反差，第一幕在婚礼热热闹闹的筹

办中开场——有媒婆忙不迭地张罗，有亲朋忙

不迭地贺喜，有邻舍忙不迭地闹房……“忙”中

虽然并不出“乱”，但编导似乎着意于以“忙”衬

悲、衬怨。忙活中，许春伶为爱而“悲”，默默地

将 高 胡 还 给 何 柳 年 ；忙 活 中 ，潘 红 英 为 爱 而

“怨”，默默地在洞房空守何柳年……这种反衬

作为艺术对比手法的运用，我以为是颇具匠心

的。稍有遗憾的是，与何柳年、许春伶的“惜别”

双人舞相比，潘红英待酒醉回屋后的何柳年本

可“精彩”一把的“双人舞”白白地流失了——在

一个精心设置的洞房场景中，在一段精心留出

的“回房”时段中，编导居然让何柳年倒头就睡，

潘红英也就只能“无言”（哑剧化）地伺候。需要

提及由景片推移而形成的“洞房”空间，这种由

景片推移实现的空间重组是该剧的一大特色，

这是符合舞剧创作思维的特色。

从舞剧的用“舞”之地来看，这一幕最应称

道的是气壮山河的男子赛舟舞。婚礼筹办的场

景中何以会出现赛舟舞呢？原因在于何柳年即

便在大喜之日也未忘大任在肩——他与堂弟何

少岩在众人忙“婚”礼的场景中，忙的是乐曲《赛

龙夺锦》的构思，而“赛舟舞”就是乐曲构思的冥

想外化……为什么构思乐曲要拽上堂弟，因为

编导要借此交代的另一个细节是堂弟何少岩暗

恋着许春伶……主要人物因何少岩的介入而复

杂起来。但试想如果没有何少岩，这部“两女一

男”的故事造就的可能又是一部冲突简陋、情感

俗套、形象苍白的舞剧。于是，舞剧的第二幕

是以何柳年带着何少岩去民间采风开场的。

以这一行动开场是具有多重意味的：首要的意

味当然是何柳年谨遵“遗命”，不忘编创《赛龙

夺锦》的重任；第二重意味却透露出他不恋“蜜

月”，心有“遗命”，更有“伊人”；第三重意味是

何柳年难舍旧情（亦是“真爱”），但“旧情”却偏

偏要被人（这人当然最好是何少岩）“撞破”；第

四重意味是采风中必然遭遇“佳音”，由“佳音”

可唤起心中的“伊人”，当然编导又可将“佳音”

的冥想外化——事实上，这一幕最精彩的舞段

便是何柳年由一曲《雨打芭蕉》而冥想外化的

“听雨舞”。

许多观众从听雨舞感受到一种岭南的乐韵

美和女人味，从那拖着木屐、撑着纸伞、垂眉低

目、松胯懈臀的体态舞步中感受到独特的风姿

流韵。说实在的，这段舞的确会让人联想到若

干年前应志琪创作的《小城雨巷》，但这段舞在

此不是一段独立的舞蹈表现，它是舞剧民俗情

境和人物心境恰到好处的体现，并且它也恰到

好处地实现了从苏南“嗲味”到岭南“率性”的创

造性转换。这种做法使我联想到两位编导同班

学友孔德辛创作的舞剧《孔子》，作为全剧亮色

的“采薇舞”也颇似孙颖先生《踏歌》的易容换

颜。将某一独立的舞蹈植入舞剧之中，打个不

恰切的比方，有点像作家将某一诗歌佳句植入

小说篇章之中，要看它是否恰到好处、是否顺势

而为、是否有机统一。舞剧《沙湾往事》的“听雨

舞”，其实不只是强化舞剧“岭南风情”的需要，

它之所以必要而且重要，一是在这一幕中要引

出何柳年对许春伶的思念，为两人的相遇做桥

段；二是要形成与“赛舟舞”的互映互补，使舞剧

的舞风有张有弛；三是要体现创作追求的一致

性，这便是以音乐人“冥想外化”的方式来构思

“桥段”并推进剧情。

将某种乐思“冥想外化”，舞剧《星海·黄河》

也曾有探索——它将着紧身衣的舞者视为“音

符”，在塞纳河畔呈现为蓝色，在黄土高原浸漫为

黄色，在《黄河大合唱》中则渲染成红色。舞剧

《沙湾往事》的“冥想外化”，不同之处一是强调它

的具象特征；二是突出它的“形式意味”。比如这

一幕因《雨打芭蕉》引出的“听雨舞”，不仅是主要

戏剧人物贯穿的必要，也是双人舞这一主要叙述

手段的必要。听雨舞引出了何柳年与许春伶的

花园巧遇，却偏偏让何少岩、潘红英“撞破”。看

得出，对于舞剧的戏剧冲突而言，这种“撞破”十

分必要，但编导显然缺乏对这种“撞破”加以“舞

蹈化”表现的思路。因此，这部舞剧给人产生了

另一种印象，舞蹈很好看，舞思也很精巧；但冲突

很“巧合”很突兀，交代则很“哑剧”很匆忙。正当

二何与许、潘 4人之间心生芥蒂、情陷迷茫之际，

日寇入侵的铁蹄震响，个人情感的焦虑让位于民

族危亡的忧患——这是舞剧宣叙的正能量，尽管

在此转折得有点仓促……

尽管是仓促而且突兀，但第三幕日寇铁蹄

下的“音乐人生存”还是如期到来了。依循既往

的观剧惯性，我不太适应“日寇铁蹄”这一场景

的插入。但仔细想想，舞剧结构紧扣主要人物

的人生命运，又紧扣创作《赛龙夺锦》的人生使

命，场景即使大幅跌宕也无可非议；况且按照国

人习惯的“起承转合”剧情发展规律，第三幕作

为“转”本身就应“如疾雷破山，观者惊愕”（元代

杨载《诗法家数·律诗要法》）。这一幕的主要事

件是“铁蹄日寇”中居然有一个“附庸风雅”的大

佐，威逼何柳年等演奏“广东音乐”……作为中

国民众对“铁蹄日寇”的不屈抗争，何柳年、何少

岩同仇敌忾，用创作中的《赛龙夺锦》宣泄满腔

悲愤，以血肉之躯锻铸抵御“铁蹄日寇”的“长

城”……这使得日寇的残暴本性暴露无遗，全部

在场的中国人（包括音乐人和非音乐人）被屠

戮，只有许春伶正好离场，何柳年被拘带走，何

少岩机智避开。在大屠戮之前，潘红英就为保

护《赛龙夺锦》的乐谱而死于非命——这时场上

有个瞬间的停顿，愣了片刻的何柳年扶持着潘

红英慢慢倒下……我总以为，这时如果能延展

出一段“双人舞”，潘红英就能改变在剧中略显

脸谱化、符号化的形象，何柳年的形象也会因此

更丰满、更血性。

第四幕是“转”之后的“合”，舞剧叙述倒是

直截了当：日军大佐威逼何柳年演奏，柳年又

不期相遇许春伶；但此时的 3 人已无关于“男欢

女爱”，有的只是“国恨家仇”——3 人同心协

力，使何柳年为《赛龙夺锦》凝思蓄力，使《赛龙

夺锦》为“广东音乐”扬眉吐气！全剧的终结也

是第四幕的主体部分，是在《赛龙夺锦》演奏中

的“赛舟舞”——这是第一幕赛舟舞的延伸和

强化，在那一“赛舟舞”的“持桨”舞者之外，添

加了几乎同等体量的“操槌”舞者……“操槌”

舞者的动态从广东民俗舞蹈“英歌”点化、升华

而来，那个传说与“梁山好汉”关联的“英歌”舞

蹈，在这里显示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气

概 ，显 示 出 中 华 民 族 最 后 的 吼 声 、最 强 的 意

志！在这舞剧涌现的高潮中，我们仿佛看到人

物“冥想外化”的“乐思”其实就是民族精神的

伟力，看到编导“外化冥想”的“理念”已经从

“技法”升华为“语言”、凝聚成“精神”、充实于

“想象”……

这时才想起要重新盘点一下周莉亚与韩

真。原来两人都曾为邢时苗任总导演的《粉墨

春秋》担纲执行导演，两人也分别参与过王舸

成名之作《父亲》、《中国妈妈》的创作；周莉亚

参与的舞剧创作似乎更多些，除前述《粉墨春

秋》外 ，她 还 参 与 过 陈 维 亚 总 导 的《马 可·波

罗》、参与过王舸总导的《骑楼晚风》……如果

不是《沙湾往事》，周莉亚可能还在默默无闻地

做着为那些“总导”镶玉贴金的事。这次周莉

亚，当然“还有韩真”冷不丁地冒出，无疑也是

《沙湾往事》做的一件好事，它告诉我们又有舞

剧新人脱颖而出。

最后想说的一句是，舞剧作曲杜鸣的音乐

写得十分优秀！杜鸣曾写过舞剧《虎门魂》、《三

家巷》，还写过民族音乐剧《白莲》和民族音画

《八桂大歌》；这次为舞剧《沙湾往事》作曲，可以

说是为礼赞“广东音乐”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

好事！舞剧的最后，当一位位广东音乐人和他

们的佳作在字幕中铺陈时，全场观众无不为之

动容，杜鸣更是为之志得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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